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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网络社会在核能风险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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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分析我国媒体与网络社会在我国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作者认为我国

的传统媒体在 2011 年 3 月的福岛核危机前对于核能风险报道相对缺乏。可以说我国的传媒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都试图弱化核能所存在的环境生态风险。而在福岛事故后大众通过媒体的报道开始认知核能的风险。

在我国网络社会是大众建构核能风险的重要公共领域，同时也是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反核运动的动员平台。

在我国传统媒体报道与网络社会动员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塑造大众核能风险认知和建构的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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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核能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成为广东省的能源发展重要战

略部署。继深圳大亚湾和岭澳核电基地之后，广东省的阳江、台山等地相继上马百万千瓦级

的大型核电项目。虽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建设期间广东省的居民并没

有发起任何形式的参与活动或反核运动。但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大众环境健康意识

日益觉醒的背景下，广东省内的核电项目开始受到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质疑。例如，2007

年广东省汕头市和潮州市的人大代表就曾经在省人大会议上对韩江上游拟建全国第一个内

陆核的项目提出质疑和咨询。会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等主流媒体均报道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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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就核电项目要求召开咨询会的新闻。其中南方日报的题为“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

下游千万人民的引用水可能被污染”[1]信息量最大，并被多个网站转载。最近两年在福岛核

电站发生爆炸以后，核电站可能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已经不仅仅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更

普遍的大众开始认知核能的风险，并且参与到与核能有关的事物中来。从最近在广东江门爆

发的大规模反核活动来看，大众对核能风险的担忧已经开始成为我国阻碍核能发展的最主要

动因之一。与世界发达国家一样，我国开始面对大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及社会建构，以及核

能风险被社会放大之后的困境。广东作为我国核能发展的重要省份，同时毗邻港澳，更容易

获取来自于港澳的各类与核风险相关的信息。再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讨论媒体与网络社

会在核风险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 

从欧美国家经验来看，媒体一直以来在大众风险认知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风

险社会放大”[2]的概念框架下，斯洛维奇是这样讨论核风险的：实际上大众对核技术并不熟

悉，他们一般通过直觉（intuition）判断核风险[3]。他把大众的这种行为称为“风险认知”。

而这种直觉来自于媒体对风险事件的报道。贝克在他的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中指出：媒体对风

险事件的塑造，使得中产阶级获得了参与风险争论的文化资本和技巧，因而促使亚政治的行

成[4]。道格拉斯（1982）认为风险的建构与文化密切相关[5]。在欧洲正是因为环境保护形成

了一种文化，因此大众才更关注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及健康风险。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

看，风险信息交流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读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解读媒体对风险的

报道，并用于日常的谈资和论述[6]。从我国大众在福岛核危机前后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的

情况来看，传统媒体报道的确引发了大众对核事物的关注。本文所讨论的媒体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传统媒体，例如报纸，新闻，广播等形式；另一个是新媒体，即网络社会。在中国媒

体的发展，特别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为风险的认知和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大众在认知的基础上建构核风险需要一个言论自由的，独立于政治体制

之外、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领域[7]。网络社会以其公开性，透明性及匿名性成为了大众表达

对核能风险的看法的绝佳渠道。 

作者认为，在我国传统媒体与网络社会有望在核能的风险建构上形成独特的联动机制。

在日本辅导核事故后，传统媒体对核风险问题的报道使大众的和风险认知得以形塑，而网络

提供的公共领域成为了大众和传播知识，进而建构核能风险的公共空间。从江门民众的反核

活动来看，在网络社会中，一部分利益相关者不但进行知识的交流，并且还利用网络平台组

织线下的反核。反核活动的发生引发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又使范围更广的大众开始认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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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风险。这一联动机制的产生，促进了我国大众对核能风险的社会建构。 

 

二、 传统媒体对核风险事件的建构 

 

核风险最初是在二战时期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  。美国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使

用原子弹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道德的争论超过了二战中其他所有争论的总合。随后，核电的

发展过程发生的多起重大事故，以及媒体对事故的广泛宣传塑造了大众的核风险意识。在公

众领域内核能的发展一度与“环境不友好”、“不经济”和“不具可操作性”等关键词联系在

一起[8]。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体的宣传使核电的风险“污名化”[9]。 

（一） 中国媒体讨论核问题的角度及文化背景 

我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更为特殊。核（能）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话题，一直没有

在公共领域中被各种传媒广泛讨论。可以说在中国境内，媒体不但没有放大反而是弱化了核

电的风险。Wen（1998）在文章中提到： 

“在中国与核能有关的事务极少被报导。因此中国的大众对核试验、核能对环境的

影响、核废料的处理以及核事故的潜在危险缺乏认识。虽然有很多中国大众听说过切尔

诺贝利事故，但很少人认为这样的事故会在中国发生。这样看来，中国媒体并没有向大

众披露核能的安全事务以及核设施的潜在问题。”[10] 

当作者就“韩江上游拟建内陆核—下游千万人民的引用水可能被污染”这篇报道访谈《南

方日报》的资深记者 CF时，CF说：   

“为了迎合‘两会’主题，我这篇报道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的陀螺齐飞转’。报道的核心

是看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注重民意，是否听取来自人民代表的声音。” 

CF 还表示核能的技术风险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他们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一般

不会选择这样的主题。而在两会期间关于民生和民主的话题是主流。CF 称由于事件涉及比

较敏感的核风险问题，他在选择新闻角度的时候是做过相关考虑的。他认为通过对于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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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讨论作为切入点比选择核能的环境风险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见对国内的核电项

目存在的风险或事故进行报道并不是媒体会选择的角度。一直以来，我国传媒对国内的核电

事件报道较为保守。新闻记者通常报道核电运营企业提供的相关新闻稿件或政府的核电发展

政策，但并不对核电运行或核电站进行采访或自行编辑新闻稿。因此，从我国传媒报道国内

核电新闻的情况看，大众是很难从传统媒体上（报纸，电视，广播）看到我国核电的负面新

闻的。 

（二） 港媒对大亚湾有关事务的报道角度 

这一点与香港媒体对核电站的事务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收集到的 1995 年至 1996

年间港媒对岭澳核电站建设相关问题报导的报纸文章往往把风险问题作为标题和主要的切

入角度。例如，星岛日报 1996 年 7月 7 日的相关文章题目为：“大核岭核‘埋身肉搏’‐‐风

险评估成疑，港人忧虑大增”[11]。文章开篇第一段就直接指出两个核电站兴建的地理位置

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由于地质问题，原先在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五公里地点兴建的岭澳核电站，已经‘移

位’至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一点二公里之处兴建，与香港距离又进一步。 

    反核团体批评，中方评估欠准，以致两个电厂共六个发电机组相距过近，对五十公

里以外的香港构成更大安全威胁。” 

从港媒的报道所用的字眼可以看出。其报道的核心问题是“两个核电站距离过近，引发

安全威胁”。在报道中风险和安全威胁被强化。这与国内在报道核电问题时用“环境”、“引

用水”和“民主与科学”等概念弱化“风险”命题的做法截然相反。而 1995 年 11 月 21 日

联合报导的新闻则直接指出大亚湾核电站所面临的环境风险。该报道题目为：“飓风肯特袭

港暴露危机，核电厂承认为避风儿停产”[12]。报道的内容是说大亚湾核电站因为飓风的袭

击而曾经中断运行。文章同时分析了大亚湾核电站在运行期间发生过的异常情况属于哪种事

故等级。虽然文章的结论是大核发生的停机情况都属于事故等级非常低而无须报告的情况。

但是单从题目和报道的角度来看，文章是希望引起读者对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的核电危机的关

注。但是国内现有的报道并没有提到过类似的议题。正如 Wen 说的那样，国内媒体并没有

打算向大众披露核能所存在的潜在问题。 



大珠三角论坛                                                                                                                                        2013年第 3期 

92 
 

（三） 福岛核事故后的媒体报导 

中国传媒在福岛事故后不遗余力的报道有关核事故的各方面的新闻。一时间有关福岛核

电站暴炸造成的严重放射性污染和社会不安定的相关新闻铺天盖地。大众几乎都能通过电视

或者报纸获得的有关福岛核事故的严重影响的信息。同时一些期刊也开始讨论有关核安全问

题和核能的发展方向。例如，财经杂志就在 2011 年第七期发表大篇幅封面文章和系列文章。

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风险”，“安全”等主题词开始出现。其中一篇社评题为：核电还应发

展，风险必须可控。该文章这样结尾： 

“中国核电要在风险绝对可控的前提下续图发展，与此同时，还要坚持鼓励舆论监

督和公开透明的大方向。未来没有一帆风顺，但若要继续发展核电，唯有控制风险，审

慎前行。”[13] 

与以往对“风险”避重就轻比较，这篇社论已经把“风险”作为讨论的关键词。而题为

“中国核电余震”的封面文章则大胆的在开篇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突如其来的日本核危机，使得中国核电发展问题又回到原点--核电是否安全，该不

该发展核电，既定的核电计划是否过于冒进。”[14] 

福岛核事故后中国媒体对核问题的报道不再避开“风险”的主题。同时也对国内的核电项目

的安全性提出疑问。媒体也开始报道国内大众对核电项目的担忧及一些反核声音的发生。 

（四） 小结 

说在中国核电从起步到发展的 30 年间国内媒体对核问题的报道都相当保守。中国媒体

在核问题上并没有像西方媒体那样在报道的过程中放大核风险或使核能污名化。中国与核有

关的报道大多停留在发布行业信息的阶段，并且就尽量避免“风险”、“安全问题”、“大众担

忧”等关键词。但是中国媒体对日本的福岛事故过程和危害进行报道，并且在福岛事故后开

始在对我国核电项目的报道中涉及更多与“风险”、“安全”、“担忧”有关的关键词。 

 

三、 网络社会成为大众交流风险知识及社会动员的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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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在社会建构的范式下对风险进行讨论的社会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概念。贝克

的吉登斯认为正是由于大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掌握了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产生了对现

代风险的担忧及反思[15]。因此，在风险社会，即现代性的理论进路下，科学技术知识被认

为是认知和建构风险的基础。但是贝克和吉登斯对于大众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技术知识”

的思考却比较粗糙。他们认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科学技术知识理所应当的影响并塑造着大

众的风险认知。在这方面布莱。温等的研究相对来说更为细致和有说服力。温等人为，大众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但是他们掌握另外一种由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所构

成的非专家知识[16]。对风险的担忧因此来自于大众的非专家知识与所谓的“科学技术知识”

产生冲突的时候，并且科学技术知识被证明是谬误的时候。例如，在核事故发生后，政府和

专家团体都会通过发布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数据证明辐射量对居民的影响不大，但是生活在核

设施周边的居民却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非专家知识一再被

忽略，大众的主张被认为是非理性和缺乏科学性的时候，大众对风险的担忧则进一步的加剧，

并演变为对政府和专家团体的信任危机。因此，建立自由开放、允许多角色参与讨论和发表

意见的公共邻域是有效促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专家知识的融合、化解冲突、重塑信任的有效途

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传统媒体对核风险的报道相对缺乏，因此网络社会成为了

一部分利益相关者获得知识的场所。杨国斌在他关于互联网和中国的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

研究中指出：“互联网促进了公民社会发展，它为市民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杨国斌认为互

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和公民组织交流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想法的重要工具[17]。并且，

在中国网络社会将成为非专家知识形成的重要场所。休斯、基青格和默多克（2010）指出：

“因特尔的日益普及，改变了专家知识、日常经验和个人讲述之间的平衡，使人们有更多机

会参与围绕共同风险而展开的辩论。”[18]这种网络辩论的形式使风险更多的成为集体合作建

构的产品，而不是被有关机构定以后传播给大众的“成品”。互联网帮助风险在公开协商中

被建构。因此可以说传统媒体使大众认知核风险，而网络社会则成为了大众建构风险的平台。 

（一） 案例及研究方法 

在我国其中最有规模和历时最久的讨论核电项目的网络社会是“银滩无核”。这是一群

在山东乳山银滩购买了物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的分享反核信息和动态的网络社区。作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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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网友们反对在国家 4A景区发展核电项目。但是碍于身处不同的城市，以及在线下组织

反核运动的种种限制，网民选择了网络作为他们分享信息和组织反核运动的阵地。“银滩无

核”的前身是山东房地产网上的“银滩论坛”。业主在网上讨论有关“红石顶核电站”的相

关信息起始于 2006 年。到今年为止该论坛共有关于核电的帖子 3500 余条，分享的与核能有

关的信息包罗万有。网民会在网络社会中分享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核电事故的信息，例如著名

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和三里岛核事故的信息。网民还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互相传播风险知识。

在“银滩无核”网络社区中有网民会就我国核电技术的安全性问题提问。网络社会中的其他

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网民会在帖子中给予回答。除此之外，在网络社会上，网民还可以分享有

关反核行动的进展和召集网民组织线下的反核活动。因此可以说，在大众对核风险的认知还

相对缺乏的时候，网络起到了提供知识和信息，帮助认知形成的作用。   

作者通过使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自 2007年 6 月起至 2008 年 6 月止对“天下第一

滩”网络社区中的“银滩无核”网络论坛版块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在线参与观察。虚拟民族志

是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田野和收集资料的工具的新型研究方法[198]。以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对

网络论坛的参与观察与传统的田野民族志调查之间有较大的区别。网络民族志的参与意味着

长时间的面对电脑屏幕对参与网络论坛讨论的匿名网友的话语及他们之间的互动进行观察。

因此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中缺乏了真正的于田野中的当地人的交流以及他们所生活的区

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深入了解。因此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现阶段来可以说是既是一种

满足社会科学需要的新型演技方法，又是一种备受争议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质疑虚拟的田

野调查是否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田野工作。然而从作者的案例来看，作者并不是想通过网络

去了解一种文化或社会构成。作者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以为网络作为公共空间进行核能信息

的传播和对于反核进行社会动员的一批利益相关者。所以可以说，是研究对象先选择了以网

络作为活动的基地，并且在网络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作者才以网络社会为调查

的田野来观察研究对象的活动。 

（二） 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 

传播与核电有关的知识是“银滩无核”网络论坛的一个重要功能。网民把自己了解到的

与我国核电以及世界核电发展有关的信息都写成帖子供网其他网友点击及发表意见。例如网

民“Wolfman”在 2007 年 2 月 3 日就开了题为“中国核电广角镜”的十余个帖子，逐一介

绍国内已有核电项目和计划参与核电项目开发的省份的实际核电发展情况。网民还会把自己

在报章杂志、新闻及官方网站上收集到的与核能有关的信息在论坛上分享。类似“国防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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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组织专家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技术方案进行深化论证”、“对核电站最新报道的初步分析”、

“最新暴料：日本核电站出事了！”、“对‘核热电厂辐射防护规定被废止’的解释”这类以

分享知识和信息为目的的帖子在论坛刚刚成立的 2007 年 1 月至 3 月间每日都有两至三条。

网民们甚至非常欢迎具有专业知识和信息的帖子。例如，2007 年 4 月 3 日“海鹰”发了题

为“核设施厂址评价安全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帖子。帖子把安全规定的细节全部列出。

该帖子有 9个网民的回复。网民表示该帖子是很好的资料，值得仔细研究。可见对银滩无核

事物关注的利益相关者首先在网络社会上进行资料的分享和一定的核电知识科普。并且愿意

通过网络作为媒介多了解和学习与核能及其风险相关的知识。 

（三） 社会动员的公共领域 

网络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则是在反核运动中起到社会动员的作用。“银滩无核”网络

反核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津鸣”在其发表的长篇博文“银滩红石顶核危机”是这样描述自己

如何加入网络反核运动的：   

“听说最早第一个在山房网发帖反对红石顶核电的是一位叫李德的网友，可惜我没

有看到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当时，小石口对于大家还很陌生，青岛发表了《感悟

银滩》，详细介绍了小石口的地理地貌以及与现场核电勘探人员的交谈情况，是银滩网

友第一篇实地考察采访小石口的精彩文章。Spj 是在淄博工作的海阳所当地人，他的许

多文章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深情，如《石化职工的心声》、《银滩的变迁——写给我的

父母官》，读之无不令人动容。大家的呼声每天都在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使我也渐渐

点燃了加入队伍的战斗欲望。我想，自己也是一名银滩业主，在涉及银滩未来的重大问

题上不能袖手旁观，我也要学会打字发帖起来抗争。于是，取‘不平则鸣’之意，起名 ‘津

鸣’，开始投身其中。” 

网络社会上的网民是在利益相关的背景下，被互相激励和动员，然后选择以网络作为运

动的平台开展反核运动的。从津鸣的话来看，他当时并不熟悉操作电脑也没有参加网络社会

活动的经验。但是网络是他们抗争的平台，因此，为了抗争的目的，他开始学习并且参与到

网络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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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滩无核”网络论坛上网民也非常积极地报告各自通过不同手段进行维权抗争的进

程和结果。例如 2007年 3 月 1 日。津鸣发帖称： 

“昨天下雨，今天上午我刚刚发出了六封情况反映信，分别寄往：国家信访局；国

家环保局；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国家核安全中心；光明日报社总编室和科技日报社总编

室。 

愿与大家一起努力！” 

“凤梨老公”在 2007年 3 月 29 日发帖称： 

“山东省威海市，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那

里有一片犹如世外桃源般的世界级的海滩：乳山银滩。由于银滩的美丽，那里被评为国

家 4A 级旅游度假区。近年来，那里已经发展为几十万人口的新兴城市，居住着大量为

共和国石油事业贡献一生的退休/下岗老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主。 

然而，当地政府与中核集团视有关国家法律于不顾，为了 GDP，试图欺上瞒下地

那里违规上马核电项目，并于 3 月 27 日，委托《光明日报》，以亲身去过银滩的语气，

发 表 了 片 面 的 报 道 ： 《 透 明 的 红 石 顶 核 电 站 》

（http://www.gmw.cn/01gmrb/2007-03/27/content_578503.htm）。在报道中，有意对

群众的强烈不满避而不谈，片面宣传，并斗胆篡改有关国家规定，造成该核电项目选址

合法的假象，企图不顾当地几十万居民的安危，违规上马核电项目。 

群众看到这些不实的片面报道非常愤慨，在《光明日报》留言板和‘银滩家园’网站

进行了愤怒的声讨。 

我们难以相信，作为喉舌媒体、国家 8 大日报之一的《光明日报》，没有亲身前往

事发地点亲身采访、倾听真正的老百姓的呼声，就为利益集团做如此片面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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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声呼吁：有关方面立即停止不恰当的片面新闻报道，停止愚弄老百姓的行径，

一切按照法规办事。否则，我们将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抗争到底！重庆最牛钉子户就是

我们的榜样！！ 

有关详情，请访问银滩家园网站 

http://www.txdyt.com/bbs/Index.asp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民们通过网络积极呼吁、通过信访等方式联系有关部门，以及通过线上召集线下组织

了三次“银滩无核”反核动员活动。网络社会成为了他们进行动员，分享维权信息、组织维

权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领域。 

在福岛事故后，由于更广泛的大众开始认知核能的风险，网络社会就不仅仅是利益相关

者的维权基地，他开始成为塑造大众风险意识的平台。例如，在反对江门建设核设施的活动

来看，提出质疑的网友已不仅限于利益相关者。而更多的是对核设施的环境健康风险表示担

忧的更广泛的大众。在这个时候网络成为了风险建构和反核运动社会动员公共空间。 

 

 

四、 讨论 

 

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进一步重视，和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迫切需求。媒体在环

境保护问题方面的报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空间。特别是涉及民生的环境问题上，媒体近

年的报道有所增加，并且也形成了有效的媒体监督机制。但是中国媒体一直以来在对国内的

核电有关事物的报道中受到各种限制。传统媒体作为党和国家宣传的喉舌不倾向于报道与核

能有关的负面新闻。因此在中国社会，核能的风险长期以来被媒体所弱化。这与欧美发达国

家的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媒体在欧美国家，媒体在核能风险的社会放大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从南方日报对大埔内陆核引发争议的报道来看。记者需要选取环保、民生、科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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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等关键词作为主题报道与核电有关的争议。事实证明媒体福岛事故后我国在核能问题的报

道上不再对风险的问题讳莫如深。这一点与道格拉斯（1982）对风险和文化的讨论有很高的

切合度。大众对现代科学技术造成的环境风险的担忧和重视很少建立在科学证据或危险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上，而是由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谁的声音站了主导地位决定的。当关于环境风险

的文化意识已经产生，核能的风险才会被强调和重视。中国大众的环境意识与媒体对环境风

险相关事件的报道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媒体对福岛事故的广泛宣传塑造了我国大众的核风

险意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媒体在核事件的报道中开始不避开“风险”，“安全问题”等关

键词。这样的方式又促进了大众对核风险的认知和建构。因此可以说媒体塑造了大众的核风

险意识，而大众对风险的建构为媒体对核风险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网络社会为大众提供了交流和讨论核风险和认识核能的公共领域。在网络社会的平台

中，人们在非实名制的背景下更加愿意谈论于核风险有关的话题。人们通过交流和辩论的形

式建构核风险，这种建构风险知识的方式区别于从媒体传播中获取知识。这是一个更加主动

和草根的行动。在网络社会的背景下，大众更加倾向于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磋商的

形式建构核风险。而起初由利益相关者建立的讨论核能风险议题的网络社会同其最主要的目

的在于动员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加入，并开展反核运动。当网民的线下活动形成规模并引起

主流媒体的报道后，更广泛的大众开始形成了核风险意识。在大众日益关注环境健康风险的

社会背景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联动机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大众的核能

风险认知及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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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uclear risk 

 

FANG Xi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media, as well as the internet society, 

has played in Chinese people’s nuclear risk per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claims that before 

the H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 Japan, Chinese media rarely report news about nuclear risks inside 

China. In the Chinese society nuclear risk has been weaken by the media for a long time. After 

Hukushiama accident because of the media’s propaganda people start to precept the risk from nuclear 

power. Internet society has become the public sphere of nuclear risk construction and anti-nuclear 

movement mobilizing. In China the media broadcast and the mobilizing of internet society shape people’s 

risk percep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uclear risk; media; internet society; risk perception; risk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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